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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收藏“土布旧衣”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
汉墓现世，当全世界都在赞叹那令人着迷
的汉墓女主时，海南乐东籍收藏家袁金华，
却被随墓出土的纺织文物所震惊，“其中竟
然有海南崖州的斑斓布，原来在汉代我们海
南就有这么精美的手工技艺，有丰富的棉纺
织文化了！”

古崖州地区包括了如今的三亚和乐东，
当时家住乐东佛罗镇的袁金华早就开始留意
街坊邻居们的生活，他发现在旧式家庭中，家
家户户都有纺织机，而且当地还传唱着一首
有关纺织的童谣，就连街上老阿妈穿的衣服，
也多是老棉布手工缝制的。

袁金华敏锐嗅出，这一切迹象，都和崖
州布、古崖州棉纺织文化有关系，而且如今
尚存的老棉布、老纺织工具，可能都与马王
堆汉墓里那些海南斑斓布有着很深的渊源。
于是他不断寻找史籍资料，最后从黎族棉纺织
技术中找到了崖州棉纺织技术的来源。越往
下探寻，所涉及的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社
会学知识也越来越深，袁金华对崖州布的研究
仿佛进入了迷宫，再加上年事已高，对崖州布
的实物收集只能无奈停止，但他一直在寻觅合
适的接班人。后来，他注意到了一个年轻的收
藏爱好者。

周长征年轻时，对一些邮票、古钱币、旧
陶碗等老物感兴趣，收藏的物品也是多而宽
泛。“以前都是闹着玩的，各种都收，但到了一
定程度之后，进入了迷茫的时期。”大约2002
年前后，周长征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当地
收藏圈赫赫有名的袁金华。

经过接触了解后，袁金华也欣赏周长征
身上的“呆气”，“周长征这样的人，实干，能吃
苦，喜欢一个东西，就愿意钻进去，又有文学
功底，能够肩负得起对崖州布的研究，去寻找
崖州布的出路，我认为他这方面是不可多得的
人才。”袁金华告诉迷茫的周长征，收藏要有自
己的方向和专研的领域，现在在琼南地区，崖州
布应该是最值得保护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你可
以试试看。”

袁金华的一席话让周长征义无反顾地
踏上了收集崖州布的漫道。从发掘、收集
一寸、一尺的各种崖州布开始，十多年下

来，周长征收藏了 500 多
匹崖州布。品类有白棉
布、染色棉布、花布、猪血
布，质地有单布、双布、二
春麻布、车子线布，颜色除
了常见的蓝、黑之外，我们
还看到了红白交织的花
布，以及稀有的湖蓝色和
淡紫色崖州布。“就算同是
黑色、深蓝色布料，颜色也
绝没有完全一样的。”周长
征十分珍惜地介绍着自己
的藏品说，因为手工染制
过程中，水温、用量、浸泡
时间、固色方式的不同都
会影响最终染成的颜色，
可以说每一匹都是独一无
二的。

这些棉布多数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老
物，有的已经斑驳破损，但有的看起来甚至还
崭新如初。除了棉布外，周长征还收集了织
布的棉、麻原料和纺织工具。通过整理这些实
物资料，他开始探索崖州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记忆，在考据史籍的基础上，增进了对崖州布的
认识，并写出论文《海南棉纺崖州布》，介绍崖州
布的来龙去脉，成为如今人们了解崖州布的不
可多得的综述性资料。

深夜坟地里
找回珍贵崖州布衣

如今，已经没多少人掌握崖州布这项技
术了，琼南地区仍然在世的织女垂垂老矣，虽
有心而无力。随着她们的离世，那些旧衣老
布多半压箱底，或是被后人处理掉。可以说，
崖州布面临着绝迹的处境。周长征所做的收
藏，几乎相当于文物抢救。

他曾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1997
年，周长征在乐东黄流镇上曾看到过一位
90多岁的老阿婆，身穿民国样式的深蓝色
棉衣。开始收藏崖州布后，他几经打听后
得知，这是阿婆年轻时亲手纺织缝制的，是
地道的崖州布制衣，内外两层棉布，中间夹一
层棉花，用细密的针脚固定，结实又耐穿，多
年下来不见褪色。周长征立即联系阿婆，希
望可以买下她的这件衣服。不出意外，老人
家不肯割爱，“自己缝的衣服，舍不得卖人。”
这也是周长征在收集崖州布过程中常常听见
的回答。

但不久之后，他听闻老人家去世的消息，
当下一想，作为遗物，老人家的旧衣服可能会

被后人处理掉。为抢救那些珍贵的崖州布衣，
周长征四处打听，终于问到，老人家的旧衣服
可能已经被丢入坟地的后山坡上了。周长征
心里一横，当夜就打了手电筒上山寻找。老天
不负有心人，终于，那件老阿婆仅存的崖州布
衣被周长征保下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崖州布的实物资料是
发现一件少一件，消失得很快，我每时每刻都
有一种紧迫感。”今年已经47岁的周长征说，
崖州布的收集是要靠缘分的，有时候碰巧是
他没钱的时候发现了值得收藏的崖州布，但
就算欠债也要把它收下来，因为往往一旦错
过，可能就真的没了。

借钱也要保下
重要史料

为了收藏崖州布，周长征数次债台高筑，
也多次因为现实的困难而萌生退意。在他最
困难的时期，一边同时供着几个孩子上大学，
一边又要专注收集崖州布，为此他变卖了自
己的一部分黄花梨木收藏品，有时还需要借
钱，就为了这一匹匹、一件件世人眼中毫不起
眼的“土布旧衣”，他遭遇了债主上门逼债的
境遇。

现实的巨大压力让周长征心灰意冷，终
于有一次，他咬咬牙，决定低价贱卖所有藏
品，只求能够还清债务，回归平淡生活。袁金
华知道后感到十分痛心，立即和收藏圈的朋
友召开了一次集体会议，最终通过众筹的方
式，暂时帮周长征度过了难关，让他安心继续
做研究。

“我们都是这样，不管如何困难，还是要
坚持下去，也算是为海南崖州布文化留存一
些重要史料。”袁金华说，作为一个文化研究
者和收藏爱好者，“呆”是首要具备的特质，上
了这个道就是不断地投入，还会面临周围人
甚至亲人的不理解，“人人当你很有钱，要么
就当你是疯子，他们说哪有人为了一些‘破
烂’赔上全部身家的？”

收藏崖州布的
“苦行僧”

周长征和他收藏的崖州布。

周长征收藏的用崖州布制作的衣物。

70岁的三亚崖州民歌保护工作者张
远来，从小听着家乡古老的摇篮曲长大，至
今，崖城深处也还有老阿妈会唱给孩子听，
歌词写着：我母生我七姐妹，个味担鱼个担
瓜，个味纺纱个织布，个味挑水个煮饭。

数千年来，农耕文明将小农业与传统
手工业相结合，这样的经济模式下，家庭里
男耕女织分工明确，妻子、女儿是纺织技艺
的接班人，从早期自给自足，到根据社会需
求生产出用作商品交易的更为精美的崖州
布，古崖州地区的棉纺织业就这样繁荣发
展着，最终从千千万万家庭织女中走出了
一个黄道婆。

透过周长征收藏的500多崖州布匹看
来，那每一条紧密交织的经纬线，每一个对
称规整的花纹，每一个平滑干净的包边，都
是旧时织女的心意。正是这些织女、绣娘
们，创造了海南崖州棉纺织布传承数千年
的灿烂文明。

透过这些古老的棉布，仿佛就能听到那
家家户户“唧唧复唧唧”的机杼声，飞越了千
年时光，响彻在古崖州的大地上。

然而这些以布为画、将精致与大气注
入经纬线的女子，却并不是都带着愉悦的
心情来创造美的。闭口不开颜、低头双泪
垂，苦日又苦夜、难享福与禄，这是古崖州
民歌《贫家织女怨》中反复描述的织女心
情。

崖州民歌的韵律之美妙就在于，无论
是高起低回，还是幽怨婉转，歌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和对歌词的理解，即兴采用不
同唱法。张远来用崖州话来演绎这曲《贫
家织女怨》，能充分体现出贫家织女起起落
落的心情。

从通俗易懂的歌词可以想象得出，织
女的一天，是从鸡鸣开始：醒来后略作收
拾，织女就得手脚勤快地开始干活了，坐在
织布机前，一边干活，织女一边就忍不住调
侃，“又见到你这个老朋友了，我们日日夜
夜相互陪伴，全家就数你跟我最亲。”

想到这里，织女的心一紧，因为家中贫
苦，成日操劳，怪不了爹娘，只能怪自己命
不好生错了家庭。“若是爹丰与母富，哪似
侬劳苦日夜”这样的想法起了个头后，织女
的心情越来越低沉，听到庭前鹊叫，会想到
了自己成日忙碌不出门交际，又是出身贫
寒的宅女一枚，当然无缘鹊桥。“筐你都成
双对，怨侬命不与你同”眼看织布机的靠筐
成双成对，又衬出了自己的形单影只，平白
将青鲜的生命消耗在单调重复的织布工作
中，等到红颜变作白发，也嫁不出去了。

至此，织女又忍不住怨怼织布机：“何
时与你相分开？”但是不织爹娘又要骂。无
可奈何，摆脱不得，织女对自己的命运有了
清醒地认识，发现内心的冤屈无处可诉、也
无人可解。

所以织女也就越来越少开口抱怨了，
但这担忧和自卑却是越来越深的。就算足
够聪明伶俐，学会了单织、双织、浮花、绣
花、横纹、斜纹的好手艺，织出了绫罗绸缎、
华服喜被、鸳鸯绣帕、奇巧衣饰，那也是给人
送做陪嫁，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看别人穿
着自己织出的喜服成双成对，织女触景伤情

“人穿好来有郎嫁，侬织好来割断肠。”
《贫家织女怨》中描述的，让织女反复

喟叹的原因，还是因为织布这个活计，耽误
了青春、妨碍到姑娘嫁人。所以我们也就
不难理解，黄道婆为何终生无儿无女，也许
就像这首民歌里描写的那样，与贫家织女
有同样的遭遇。

知道了这一层故事之后，我们再看那
些华美精致的崖州布作品，更能够体会到
经纬之中包含的，穿越千年的哀愁……

崖州民歌里
织女的千年哀怨
文\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

500多匹，在收藏

崖州布的路上，他感觉自己
像一名苦行僧，很多人，包括
家人也不理解他对崖州布的
痴迷，在他看来，对崖州布与
其说是收藏，倒不如说是抢
救性保护。周长征，他把对
崖州布所有的研究成果和心
里话，都写进了论文《海南棉
纺崖州布》中。他希望，通过
自己的收集和研究，重新唤
起人们对海南独有的崖州布
的关注。

文\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 图\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周长征收藏的部分崖州布。


